
从艺术家工作室，到形成艺术家群落、建立美术馆，再到声势浩大的艺术节，“蓝
顶”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文化标识。“2015成都蓝顶艺术节”刚刚落下帷幕，此前，生
活周刊记者专程探访，并与发起人之一、艺术家赵能智深度交流关于“蓝顶”的一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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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草创，抱团的艺术家
2003年8月，赵能智和周春芽、郭伟、杨冕看中了成都机场路旁的闲置厂房，四人联

手租下，改造成工作室。由于用蓝色铁皮作屋顶，他们管此处叫“蓝顶”。几个月后，何

多苓、罗发辉、赵晓东等艺术家相继入驻。蓝顶艺术家群落初现规模。

这批艺术家之间是有代差的。1980年代初，当何多苓、周春芽树立声名的时候，赵

能智、杨冕尚属小字辈。日后的道路也有所不同。

以赵能智为例。他1968年出生，1988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，1992年以《徘徊街头

的人群》系列崭露头角。此后他又凭借《表情》系列、《蓝》系列确立了其“新伤痕美

术”代表画家的地位。从风格上说，“新伤痕美术”当然可以追溯自“伤痕美术”，与何多

苓相接。但赵能智偏重于日常生活、个人体验。而和周春芽、杨冕等人相比，他更有着显

著的不同。

但无论如何，他们共享同一个背景：四川美术学院。在中国当代艺术界，川美是响

当当的名头。1980年，川美大二学生罗中立创作油画《父亲》，首度用领袖像的尺寸展

现平凡老农，轰动全国，被誉为当代美术史的里程碑。1998年罗中立出任川美院长，至

2015年11月退休，川美已是与央美并肩而立的艺术重镇。

从这两所院校走出来的人都有个特点：互相帮衬，特别会抱团。

“蓝顶”草创时期，有的发起人其实已将事业重心转移到上海或北京，但他们觉

得，有必要在四川老家建个根据地。“迎来送往也方便些。”赵能智说。之所以选中机场

路的厂房，主要是考虑其面积、层高都适合当代艺术创作的需求，而且远离闹市。

远离闹市就不闹腾了吗？未必。艺术家们很快发现，此地靠近机场，频繁的飞机起

降总会带来干扰。此外，老厂区的环境也欠佳，尤其是刺鼻的甲醛味令人作呕。为难之

际，成都锦江区三圣乡政府主动发来邀请，希望“蓝顶”能集体移居过去。转机来了。

Q=生活周刊  A=赵能智

情绪是飘渺的，艺术是有伤痕的

从群落到节日，“蓝顶”的兴起
搬迁从2007年开始。经区政府协助，艺术家们租住民房、厂房和仓库，构建了“新

蓝顶”。新蓝顶依山傍水，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聚拢过来，包括以“光头泼皮”系列扬名国

际的方力钧。受此感召，艺术机构也纷纷落脚。

2009年1月，蓝顶美术馆（老馆）开馆。“我们的大腕很多，需要个窗口。”赵能智

解释。按照初衷，美术馆的功能“比较被动”——展示驻场艺术家的作品。但“蓝顶

模式”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兴趣。未几，成都天府新区打造“蓝顶艺术新村”，力邀蓝顶

美术馆开新馆。2013年5月新馆正式运营，场馆由建筑师刘家琨设计，他秉持的理念

是：朴素又好用。

同时蓝顶艺术节拉开帷幕，至今已是第五届。打一开始，赵能智他们就跳出条条

框框。从种类看，除绘画、雕塑、装置、摄影，还涉及家具设计、跨界建筑、新媒体；从参

展者看，除川美同仁，还请来余友涵、丁乙、毛焰等知名艺术家。

蓝顶艺术节的时间很长，每年9月下旬启动，持续到当年底，长达六十多天。2015

年的主题为“众在·参与”，由首都师范大学教授、文化研究者汪民安担当策展人。期

间，各项艺术活动在成都当代美术馆、水井坊博物馆、宽窄巷子等地举行。

最有意思的首推“工作室开放活动”——位于蓝顶艺术核心区和栀子街艺术区的

艺术家工作室和艺术机构向公众敞开大门，总数逾100家。这是蓝顶艺术节的传统项

目，颇受欢迎。每逢那几日，何多苓、方力钧、赵晓东等名家的工作室人头攒动，国内外

艺术家、美术院校学子、普通市民都慕名前来，现场热闹非凡。

从较单纯的艺术家工作室，到逐渐形成艺术家群落、建立美术馆，再到声势日

益浩大的艺术节，“蓝顶”成为了中国艺术界的文化新标识。对此，赵能智坦言出乎意

料，“但或许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‘艺术介入生活’‘艺术影响生活’吧。”

Zhao neng zhi
赵能智

从个人体验出发再创作

Q:像“蓝顶”这样，一群艺术家聚到一起，会产生什么样的碰撞？

A:我们管这个叫“艺术家生态”。首先是四川本地的艺术家相互

交流、刺激，产生一种场域性的氛围，最终，会形成有艺术生长力的“群

落”。然后慢慢的，吸引其他地方的艺术家前来，于是就会迸发出很多意想

不到的想法。

Q:会对艺术家的创作发生影响？

A:当然会，尤其是外来的艺术家特别明显。比如说方力钧，跑到水井

坊博物馆，从古窖池里取了酒体，对他当年“光头系列”中的《1997态》进

行了再创作。非常有意思。

Q:“蓝顶”办得很成功，但是，你在2005年的时候去了北京。为什

么？

A:久居生厌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从川美毕业后留在重庆当了7年的

职业画家，住烦了，搬到成都，又是6年。2005年前后我感觉又遇到了瓶颈

期，只身前往北京，在花家地租房子当工作室。当然，因为有了“蓝顶”，可

以跟不同的艺术家交流，我还是经常回成都。

Q:换了个环境后创作有什么新变化？

A:从前我的作品，从笔触到色彩都比较情绪化。那时候我追求所谓

的“绘画性”。后来我意识到，情绪是很缥缈的，绘画性也靠不住，我们不

能靠这些去生存，理性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就想，干脆倒过来，把情绪降到

零，所以就画了《蓝》系列、《婴儿》系列。那是用最简单的颜色、最简单的

画面、最简单的方法，很克制地进行绘画。

Q:我可以理解成你的绘画越来越具有抽象性。

A:对，艺术终归是抽象的。我不会直接具体地去表现某个人或某个社

会，地震了就画地震，雾霾了就画天空被污染，这太肤浅了。艺术家总是试

图表达我们无法触及的东西，从表象中抽离出艺术跟社会的关系，从生存

的内部提出问题。

Q:你经历了85新潮、当代艺术低潮以及21世纪的崛起。有什么感

触和变化？

A:90年代没什么人想通过画画致富，画廊、艺术机构也很少。有了新

作品，请张晓刚、叶永青来看一看、评一评，喝喝酒聊聊天，就足够了。现在

变得特别复杂，艺术家要面对市场、面对媒体、面对流行文化……这是时

代使然。艺术圈的社交也好，跨界到时尚圈也好，都非常正常。我只要保持

自己的态度，坚持从内心、从个人体验出发就好。

赵能智与“蓝顶”结缘，已有十二年时
间。作为发起人之一，他亲眼见证了
这个艺术家群落从构想到落地，并一
步步扩展影响力，成为中国艺术界不
可忽视的存在。


